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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公主，我的爱

璐摇璐

序 素问摇摇

一向喜欢璐璐的文字，干净明丽，一如她的人，爽朗乐

观。

我们是文风截然不同的作者，但是总能在彼此的字里行

间寻找到共性，尤其是彼此认为震撼到灵魂的地方。所以，

一听说这本书的背景设定在硝烟弥漫的二战期间，便迫不及

待地主动请缨，为她谱写序曲。

为什么听到“二战”的字眼会很兴奋？笑！偶不是好战

分子，也恨透了法西斯纳粹，念念不曾忘却国耻。其实，这个

时期还有一战为背景的欧美国家，总让人联想到由费雯丽主

演的《乱世佳人》，我喜欢的是一座座夕阳西下的南方庄园，

美丽的贵妇人、风度翩翩的绅士，周旋于乐曲、红酒之间的香

气，到处充溢着旧世纪的文化，也充溢着没落前的奢华，让人

们在沉醉后清醒、在软弱后坚强！不知道璐璐有没有看过动

画《吟游默示录》，虽然它的剧情没有大仲马的《三个火枪

手》充实且富有内涵，只是靠一群日本顶级声优挑大梁，不

过对吟游诗人生活的特殊时代以及关于他们的传说，我很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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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趣。璐璐的开篇文字，那些内心的倾诉，那些买报人的吆

喝，熟练地勾勒出如此氛围的乱世背景。

这本书的剧情偶稍稍透露一点，对，设定很讨喜哦！一

个穷困潦倒的小子，一个优雅美丽的庄园公主，他们的身份

却在熟识中一点点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加之命运的捉弄还

有动荡的时局，两位主人公都在洪荒中抓到了最关键的生命

之源———真爱！对，璐璐笔下的人物都是这么可爱的人物，

无论多么优秀、无论多么卑贱、无论做过什么伟大的事，又无

论错过什么，都会在爱的面前平等以待———平等，是的，我们

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平等的爱，那么爱又有什么意义？是富

贵、是权势，都不过是虚伪的外壳，只有真正平等的爱才会让

人充满生命的活力！

璐璐，是一个很有文字渗透力的人，换言之，人物的张力

十足，可以很快融入剧情中的角色，所以绝对不会有冷面诉

说的距离，这点某素极为佩服。不久，你也会远赴那个你喜

欢的国家学习，好好享受那里的生活吧！要继续记录下那些

让你感动也感动我们的故事，作为好友，我永远支持你，且拭

目以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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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摇惊鸿一瞥的深情

今天，我终于见到了他。

该来的总归是要来的，躲也躲不掉。这是谁说过的话，

我已经不记得了，大抵是哪位哲学家吧，他真的很伟大，真

的！

从我知道那个秘密的时候起，我的心里面就一直等着、

盼望着今天这个时刻的到来。

当我看到那双美丽的蓝眼睛时，我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

感觉。那真是一双美丽的眼睛，有那么一刻，我竟然深深地

沉溺其中，无法自拔！

他就站在楼梯下，那么近，几乎是触手可及的距离。他

微扬着头，金色的头发闪闪发亮，那样坦然地望着我。我不

知道那一刻，他的心中有着怎样的想法，只是我⋯⋯我心中

的怅然，他永远不会懂。

这个英俊的小伙子，就是我等待了近十年的人啊！

他终于来了，终于⋯⋯

“今日头条，今日头条，在印度的莫罕达斯·甘地

（运葬则葬皂糟澡葬灶凿郧葬灶凿澡蚤）绝食进入第四天。昨天晚上，纳粹德
国宣传部长戈哥培尔（郧燥遭遭藻造泽）带领大批学生在柏林大学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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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菩提树下大街的广场上烧毁上万册书籍⋯⋯快来看看，最

新的《每日电讯报》，只要一个便士，快来看啊⋯⋯”

“噢，先生，今天的天气真是不错啊，看起来会有好事情

发生的，对吧？”

“快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小伙子们，让我的马车过去，哦，谢

天谢地，快让让⋯⋯”

马车和动力车并行，吆喝让路的声音不断；坐在露天的

咖啡座里享受红茶和糕点的绅士叫住卖报的小童，随手拈来

一份报纸，优雅地摊开翻阅；打着洋伞的夫人小姐们，缓步在

街道上行走，间或相互问候着。辛格尔顿大街（杂蚤灶早造藻贼燥灶
杂贼则藻藻贼）的一天，总是在清晨的喧闹声中拉开帷幕。
这是员怨猿猿年的斯旺西（杂憎葬灶泽藻葬），位于威尔士南部高尔

半岛的尽头，有着一片绵长、美丽、弯曲的海岸，是威尔士第

二大城市。除了海岸线以外，这里最著名的，还有员源世纪戈
尔主教的宅邸———斯旺西城堡（杂憎葬灶泽藻葬悦葬泽贼造藻），以及位于
辛格尔顿大街的全威尔士最大的斯旺西市场（杂憎葬灶泽藻葬酝葬则鄄
噪藻贼）。
在这个忙碌嘈杂的市场的一个角落，有一家小小的海产

店———栽澡藻杂皂蚤贼澡。因为临海，新鲜的海产买卖是非常受欢迎
的。

“噢⋯⋯先生、先生，别这样，你看看，这些鱼是多么新

鲜，别再说什么昨天今天的，我这里给的绝对是整个斯旺西

市场最公道的价格！”微微秃顶的店主人名叫保罗·斯密斯

（孕葬怎造杂皂蚤贼澡），他穿着白色围裙，上面血污、泥痕斑斑点点，几
乎看不出原本的颜色，周身散发出浓浓的鱼腥味。此刻，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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挺着大肚子，用力地挥舞手臂，大声地叫嚷着。

“不⋯⋯你可爱的伙计刚刚已经告诉我了，这些鱼是昨

天剩下的，所以才会有便宜的价格！”戴着礼帽的中年男人，

语气带着轻蔑地说完这些话，便仰起头，线条刚硬的脸部浮

现出骄傲的神色，“你要知道，作为为沃提斯（宰燥则贼蚤泽）男爵
（月葬则燥灶）大人服务的人，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。所以我必
须对男爵大人负责，每一个细节都要认真对待！男爵大人从

来不缺金钱，他所要的是品质，是符合男爵大人贵族身份的

品质！”

“噢⋯⋯先生，这、这真是⋯⋯这真是天大的误会！我

怎么能把剩下的鱼卖给我们尊敬的沃提斯男爵大人？要知

道，他可是斯旺西乃至整个高尔半岛有名的大善人，我怎么

能这么做？我以我的灵魂起誓，不会的，不可能的！”保罗用

他的大嗓门夸张地喊冤，同时粗粗短短的指头用力指着站在

一旁的年轻伙计念道，“先生，你看看他，你看看这个从贫民

街出来的，连父母都不知道的卑贱小子，他的心肠是多么的

狠毒！看在上帝的分上，我答应修女好心地收留他，可是他，

手脚不干净、嘴巴里长毒疮，除了诬陷以外，干坏事才是他的

本事！怎么能相信这个没人教养的孩子，上帝啊⋯⋯可怜可

怜我吧，让这位最高贵的先生，明辨是非，相信我的无辜！”

“我没有！我没有说谎，也没有诬陷！”身为最不起眼的

孤儿，年轻的伙计似乎已经习惯了种种的辱骂。他没有羞

愧、也没有胆怯，只是仰起头，身子站得笔直，很坚定地否认，

“这些鱼确实是昨天的没有错，味道已经不新鲜了！先生，

你可以过来闻闻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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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够了⋯⋯你快闭上嘴吧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崽子

⋯⋯”

“行了，别在这里口吐秽语了！”戴礼帽的中年男人开口

制止保罗的叫骂，“谁在说谎，看看这些不干净的鱼，还不清

楚吗？小伙子，诚实正直的人，上帝会保佑他！”

“谢谢您！先生！”小伙子微微对他点头，不卑不亢的气

度、平和的神态清清楚楚地写在脸上。

多么俊俏的一个孩子啊！男人在心中暗暗地赞叹，那犹

如太阳光芒般灿烂的金发、青翠碧绿的眼眸、光洁饱满的额

头、挺直的鼻梁和优雅的红唇，除了瘦了些，简直、简直和他

家老爷年轻时的俊俏有得一拼。还有那正直的秉性、不卑不

亢的气度，让那俏丽的面容散发出圣洁的光辉。他在老爷家

服务了至少二十年，可谓阅人无数，这样的言行，倒真不像那

些从贫民街出来为了一口饭而出卖尊严的落魄之人。哎

⋯⋯可惜了！

他对他点了头，算是回礼，脸上难得地露出隐隐的笑意。

随后，对店主人保罗打了个招呼，尽管对他没有教养的行为

十分反感，但该有的礼貌他不会失。最后，他转身上了自己

的马车，很快地离开了。

“哎，先生、先生⋯⋯可恶！”保罗眼见到手的鸭子就这

么飞了，气得直瞪眼，随手拿起案头的死鱼，“啪”的一声甩

到站在一旁的罪魁祸首———那个年轻的伙计的脸上，“你这

个小混蛋，吃里八扒外的东西，你说说，我是哪里得罪你了？

像你们这种没信誉的孩子，这条街上有人愿意雇吗？要不是

我看在上帝的分上，大发慈悲地答应修女收留你，你还不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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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在哪条街上捡垃圾！你这个不知感恩的东西，除了搞破

坏，你还会干什么？！”

“保罗先生⋯⋯”死鱼从脸上滑下，留下几块泛着幽光

的鳞片，他没有用手去拂，只是微低着头，喃喃地说道，“对

不起，先生！”

保罗从鼻孔里恨恨喷了两口气，还想继续出这口晦气，

但看到他低头惭愧的样子，又不便发作。他人不坏，只是爱

贪些小便宜。昨天的鱼又怎么样？留了好些天卖不出去的

鱼，他们这些穷人家还不是照样自己吃掉。有钱人家的身体

就多娇贵了？他就不信，这些用冰冰得好好的鱼，能让他们

染上什么该死的病。

“算了算了！”保罗挥挥手，心里总是不甘心，但想着当

初答应用他，实在是因为工钱太便宜，他不是没有赚头。原

谅他一回算了，“下次记住，机灵点！这些有钱的贵族，面子

最重要。最怕买了什么低档货失了身份，再有这样的事情，

你就说这些是最新鲜品质最好的鱼，千万别说什么剩下的东

西。那些有钱人的狗腿子，他们懂什么？你给他七八天前的

鱼，只要说是好，他们可能还对你千恩万谢呢！”

“先生！我很感激您给我工作的机会，但是⋯⋯”他抬

起头，脸上散发出坚毅的神采，“对不起，先生！我不能按照

您说的那样去做！”

“什么？什么不能？”保罗一愣，一时没明白他话里的意

思，有些傻愣地追问。

“说谎和欺瞒，不是荣誉的绅士应有的行为！”

“哈⋯⋯哈哈，我的老天爷啊！浑小子，你知道你在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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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吗？”保罗拍着脑瓜哈哈大笑，“听听，大家都来听听，听

听这个从贫民街来的小子脑子发晕说的话吧，绅士，哈⋯⋯

绅士，你自己好好看看自己吧！你全身上上下下，哪有一点

绅士的模样？”

保罗的大嗓门，引来一些看热闹的人。听了他的话，都

哄笑起来。

年轻的男孩子在笑声中涨红了脸，他的身材消瘦，身高

较之同龄人也矮上了一截。身上穿着鱼店的白围裙，里面的

衣物也只能称得上整洁，边角都有洗白磨损的痕迹，一看就

是很旧了，而且穿在身上还有些大，这样明显的营养不良和

陈旧的穿着，一看就是贫苦出身。

男孩名叫塔威（栽葬憎藻），没有姓氏。一出生就被扔到了
圣·拉斐尔（杂葬灶·砸葬枣枣葬藻造造燥）修道院的门口。不知道父母、不
知道出生年月，好心的修女收留了他，给他起名塔威。塔威

是高尔半岛一条著名的河流，斯旺西就坐落在塔威河口。他

在斯旺西长大，修女们也算是给他起了个有意义的名字。

“小子，别做这种白日梦，你没有做绅士的命！”保罗止

住笑，自认有义务教育这个傻小子，“你有漂亮的脸，可是没

有好命。平民街里出来的人，一辈子都是平民的命。有钱的

贵族能说什么绅士准则，我们这些穷人玩不起！记住没有，

老老实实干你的活、赚你的工钱，别再给我捅这种娄子！叫

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说几句客套话要不了你的命，什么能

比饿肚子更难受？”

塔威漂亮的脸上还残留着淡淡的红晕，但却很倔强地摇

了摇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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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摇头是什么意思？”保罗的火气又冒了上来，嗓门也

不由自主地扬高，“我警告你，你最好给我点头，否则就别怪

我不看修女的面子把你赶出去！我不是开玩笑的！”

“先生，无论如何，不是实情的话，我说不出口！”塔威仍

然是摇头，金灿灿的头发随着动作轻轻地摆动，“修女告诉

我们不能说谎，上帝不会原谅因为自己的利益而欺瞒他人的

事情！”

“够了够了，我才不知道什么欺瞒不欺瞒的，我只知道

上帝一定允许我后悔把你留下来的事情！我不挣钱谁养你

们这些人？你以为我进货不要钱，卖不出去不亏钱，钱是从

天上掉下来啊？！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想清楚了！你是要

留在我的店里，还是给我坚持什么见鬼的原则？！”

塔威脸上一片惨白，没有这份工作，是一件非常严重的

事情。他今年快员愿岁了，虽然不知道出生日期，但了差不
多。过了年，满员愿岁，他便必须离开修道院独立生活，这是
规矩。丢了这份修女求来的工作，他拿什么糊口？难道真的

要像那些穷人家的孩子一样，沿街乞讨、捡垃圾间或做些小

偷小摸的事情？他单是想着，就难堪得要死。但真的要他说

谎骗人，做那些与玛丽修女（杂蚤泽贼藻则酝葬则赠）训诫相违悖的事
情，他也是万万做不到的啊！

他脸上的表情一会就换了好几次，心里也是百转千回。

点头只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，可是，他却无法简单地做

出。只是低着头，什么表示也没有。

就在这一会的工夫里，保罗已经气得爆血管了，他才不

管塔威心里的矛盾，直接指挥另外一个伙计，“你，就是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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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给我把那个浑小子的东西都拿出来，我们这个小店留不起

这么高尚的人！快点！”

最后一句话已经是怒吼了！这也惊醒了塔威，他忙抬起

头，带着些恳求的神色，“保罗先生，请您不要这样，我可以

到后面去帮忙，多苦都没关系！我可以⋯⋯”

“不！绝不！”保罗摇摇肥短的手指，态度坚决，“我这里

没有你讨价还价的余地！我已经决定了，你给我滚！”

“先生⋯⋯”

正当塔威还想恳求的时候，伙计拿着他陈旧的小皮箱走

了出来，几件同样陈旧的衣物显然是随便地扔了进去，边边

角角还露在外面；皮箱随意地扣上，像是随时都会散架的样

子。那个伙计提着箱子，看看老板，看看塔威，不知所措的样

子。

“行了、行了！傻看什么？扔给他！快点！”像是嫌他动

作慢的样子，保罗一把夺过来，用力地往塔威那边扔过去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箱子不堪重击，终于寿终正寝。里面的东西少

得可怜，几件烂衣服和几本书散落在地上，不显得凌乱，但是

增添了凄惨落魄的气氛。

“该给你的东西一样都不少！我不欠你，到修女那里你

可别诬赖我，滚吧！”

眼看着保罗毫不留情地转身走回店里，塔威知道事已至

此，大略是没有挽回的余地。但看着他就这样将他赶走，他

还是愣了一下。然后很快地反应过来，什么不欠，他最重要

的东西，店里还欠着啊！

“等等⋯⋯先生！”他一时也顾不上礼仪，忙开口唤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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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，“保罗先生，我的工钱，我做了二十多天的工钱⋯⋯”

“什么？”保罗很快地转过身来，脸上的表情似是惊讶又

带些狼狈，滑稽得可笑，“工钱？你说什么笑话，干不满一个

月还想要工钱？我这里没这个规矩！”

“干活不给钱，到哪里也没这个道理！”他直直地盯着保

罗，执拗的眼神，诉说着绝不妥协的意志。

保罗被他看得心里“咚咚”地狂跳了，稍稍地心虚了一

下，然后很快地，恼怒的情绪占了上风，他扯大嗓门怒道：

“说到钱，你倒是不顾你那什么鬼绅士风度了。你不是不在

乎钱吗？我告诉你，在我这就没这个规矩，要钱没有，你想怎

样？”

“您不能这样！”塔威一下子涨红了脸，被人砸死鱼、扔

箱子，被侮辱的羞愤一下子都涌了上来，他真想快些离开这

个地方，可是他不能。是的，二十多天的工钱值不了几个子，

但是就是这几个子，对他和修道院，都很重要！坦白地说，就

是一个便士也会出人命的！所以，就算再难以启齿，他也一

定要拿到钱，“二十多天我也是给您用心干活的，我干得不

比这里面任何一个人差，您应该给我钱的，我们说好是算时

薪的。”

“休想！没干满一个月，我一个子也不会付的，快点滚

蛋吧！要不然我就叫人了，到时候给你吃了苦头，可别怨

我！”

“不，先生，你不能这样的！”塔威咬了咬嘴唇，下了狠

心，“如果您这样，我会去市场的管理部的，我会跟他们说，

你给我的时薪比规定的少得多，其他人也是，还有住的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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⋯⋯”

“浑蛋小子！”保罗怒骂，一个箭步冲过去揪起他的领

子，像拎小猫一样在手上晃来晃去，“你敢吓唬我？！我告诉

你，你这么个小东西以为谁会帮你吗？以为你说的话会有人

信吗？我现在就再给你加条罪证，我要好好地教训教训你，

让你知道知道老子的拳头有多硬，这的规矩就有多铁！”

眼看着粗大厚实的拳头就要落在他俊俏的脸孔上了，他

比保罗矮小又消瘦的身体，怎么也挣不开钳制，就在这关键

的时刻，突然出现的一道声音，成了他的救星！

“我的上帝啊！这是在干什么，快放开、快放开！”一双

粗糙肥大的手，伴着高八度的尖叫，抓住了保罗的拳头。

“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在大门口做这种事，还要不要做生

意了？”中年妇人圆胖的面孔犹如刚刚捆好的香肠，她是店

主保罗的妻子，身材和丈夫一样，是个丰满的妇人，“你还不

赶快松开！在自家大门口闹这种事，一会警察来了，看你怎

么收场！”

保罗的拳头已经顶住了塔威的鼻尖，他像是一头被激怒

的公牛，不甘心地从鼻孔里狠狠地喷了好几口气，这才用力

像刚刚丢行李一样，一把把塔威甩开，任他跌在地上，露出痛

苦的神色。

“他这是怎么了？”老板娘小小的眼睛在两个人之间来

回转，企图看出什么，却又无能为力。

“呼，哼⋯⋯这个该死的小子，忘恩负义，当初就不该收

留他！上帝啊！我怎么就这么倒霉？还想跟我要钱，做梦！”

保罗完全不顾妻子的劝阻，仍然大声地骂着，“不想吃苦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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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快点滚吧！还做梦要当绅士，大家看看，有这么狼狈的绅

士吗？哈⋯⋯简直要笑死人！”

塔威艰难地从地上站起身，他忍住痛，不屈服地仰起头

说道：“先生、夫人，那几个工钱对你们来说不算什么，可是，

对于修道院的孩子也许就是一个月的伙食。我自认努力工

作，你们不可以就这样贪了我的工钱！就算没到一个月，干

一天也是劳动，你们⋯⋯”

“你这个死小子，还没说够！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保罗

作势要揪起他，但被妻子用力地抓住。

“我的上帝啊！得了、得了，他要那几个钱就给他吧！我

的上帝啊！你们这些人都傻了不成，还不赶紧过来拉住你们

老板！”妇人对站在一旁看热闹的伙计大声嚷嚷，挥动手臂，

示意他们过来帮忙。

几个强壮的伙计，好不容易才把保罗拉开，塔威也被撞

得几个踉跄，险些再次摔倒。

“夫人⋯⋯”他不死心地叫道。

“得了、得了⋯⋯别叫了！”妇人从围裙的口袋里抓出一

把硬币，随意地扔给他，“拿去吧！漂亮的俊小子，拿着快走

吧！我们这里可留不住你这么俊的小子！快走吧！”说完，她

硬推着丈夫走进店里。

塔威看着散落在地上的硬币，咬紧牙关，弯下腰，一枚一

枚地捡起来。他一边捡一边数，他告诉自己，比原本的工钱

多了好几个，最起码可以给修道院的孩子买几块糖。他安慰

自己，没关系，挣到钱就好！但是，他不敢直起身，怕狠狠压

抑着的屈辱的泪水，会冲破眼眶；怕满腹的辛酸，会溢满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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襟；怕一身的傲骨，会染了灰尘。他必须忍住，就算咬破唇、

咬碎了牙，也要忍住。别人不给的尊严，他要自己守住！

?摇摇摇摇摇?摇摇摇摇摇?

慢慢地沿着街道，拖着有点跛的右腿，塔威在街上闲逛

了很久，他想着要怎么跟修女交代他弄丢了工作这件事。直

到太阳西下，他才磨磨蹭蹭地走了回去。

跨进修道院的门，就见一个小小的身影，直直地扑进他

的怀里。

“威威，抱抱！”大约四五岁的孩子，伸直了双手，要抱

抱。

“厄尔（耘葬则造）！”塔威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伸手抱起了他，尽
管这里的孩子普遍营养不良，身子都比标准瘦不少，但几十

斤的孩子，还是让他消瘦的身子晃了好几下才稳住，“你今

天过得好吗？”

厄尔在他的怀里蹭了蹭，害得他差点又抱不住。厄尔很

黏他，因为他是他捡回来的孩子。两年前，他在街上兜售修

道院他们自己做的手工艺品，看到了三岁的厄尔被一群大一

点的孩子欺负。他看不过去，就上去劝，结果跟那群孩子打

了一架，身材不高的他哪是他们的对手，他硬是咬着牙才吓

走了他们。厄尔也是没人要的孩子，不知道是走丢了还是被

人抛弃，总之是流浪了不少天，他咬着手指，流着鼻涕，硬要

跟着他。他带他回了修道院，两年来寻亲的告示也贴了不

少，但一点音讯也没有，估计以后也很难有什么回音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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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他能不好吗？整天除了吃就是睡，一点用处也没有！”

跟在后面的女孩子，约莫十五六的年纪。个头不高，有着一

头棕色的长发，长得算是标致，有一些小小的雀斑分布在鼻

梁周围，并不太明显，倒也显得娇俏可人。

“伊丽莎（耘造蚤扎葬砸燥赠糟藻）别这么说，厄尔还是个孩子！”他
仰起头，看着这个同样被丢弃在这里的同伴。

“哼⋯⋯小孩子什么都不干就理所当然！看看我的手，

天天做那些塑胶花，都是口子，难看死了！”伊丽莎很爱漂

亮，这是女孩子的天性，只是在这里没有条件，衣服只要能穿

得合身，就已经很好了！

塔威没有说话。这里的孩子，很小就要开始为自己的生

计忙碌，就算是五六岁的孩子，也要帮忙做一些简单的工作。

他想着自己丢了工作的事情，没有太认真去听伊丽莎的抱

怨，沿路回来的时候有煤矿招工人的告示，虽然要求身强力

壮，但如果真没有办法，也只有自降薪水试试了。想着就要

这样浑浑噩噩地为生计奔波一世，他心里千般的不是滋味。

“哎⋯⋯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啊？”伊丽莎看着那张俊俏

的脸蛋，碧绿的眸子里一片茫然，然后她忽然意识到一件事，

“咦⋯⋯你怎么今天回来了？那个死胖子保罗不是他星期

天去教堂才肯放你们半天假？”

塔威苦笑了一下，知道瞒不过这个机灵的姑娘，“伊丽

莎，我这里有一个坏消息，我被保罗先生解雇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她尖声叫了出来，“为什么？那个爱贪便宜的

死胖子，他怎么能这么做？他当初可是答应玛丽修女的，而

且就给那么几个钱，那个该下地狱被装金币的袋子压死的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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伙⋯⋯”

“算了！起码我该得的他没少给我！”塔威摇摇头，不想

再去回想那痛苦的经历。他发现她身上穿着过大拖在地上

的斗篷，这是她要外出的衣服，便问道，“你要出去吗？”

“噢⋯⋯对！”伊丽莎不在意地摇摇头，因为见到他过于

兴奋，差点忘记了自己的任务，“玛丽修女让我去街角裁缝

铺取东西，你不说我倒忘记了，她本来还要我顺道去市场那

里叫你回来一趟的，她好像有话要对你说。正好你回来了，

我也省得多走了！”

“玛丽修女？修道院出了什么事情吗？”塔威皱起眉，玛

丽修女是一个非常和善且守规矩的修女，如果是修道院送出

去的孩子，除非是万不得已，否则修道院是绝不会主动联系

的。只有生活不顺利重新回到修道院寻求帮忙的，绝没有修

道院去找出去的孩子帮忙的时候。

“我也不清楚，只是昨天傍晚的时候，有一辆很漂亮的

马车停在院子里，就在那棵大树下面，我还特意跑过去看，结

果被那个粗俗的马夫赶回来，去⋯⋯不就是有几个臭钱！”

伊丽莎愤愤地挥了挥手，皱紧眉头，像是真的受了什么委屈，

恨得要命。

“算了，我进去看看吧。”塔威放下厄尔，“你先去玩一会

好吗？我一会就回来！”

厄尔很乖巧地点点头，拽着他的衣角，“你快点回来好

吗？”

“好的！”他对他笑了一下，然后转身往院子后面的教堂

走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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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塔威⋯⋯”伊丽莎望着他渐渐走远的消瘦背影，忽然

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想法，好像他并不是去找修女，而是去什

么遥远的地方，越走越远，再也追不上。

塔威转过头，金发随着他的动作轻轻地飞舞，他扬起眉，

神般俊美的脸庞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她难得地不好意思起

来，脸庞染上红晕，这就是她从小就喜欢着的塔威，她对他摇

摇头，目送着他渐渐走远。从来都是这样未曾改变，她的目

光，总是痴痴地在背后凝望着前面那道美丽的身影。

?摇摇摇摇摇?摇摇摇摇摇?

塔威在一间有着黑色木板门的房间前停下，吸了口气，

轻轻地敲了敲门。

里面传来轻柔的声音，他忍不住再次吸气，脸上散发出

最严肃的神情，推开门走了进去。

“塔威，我亲爱的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”屋里面的女士约

莫四五十岁的样子，慈眉善目，面容中透露出神圣的气息。

她就是玛丽修女，塔威，甚至是整个修道院的孩子全心

敬仰的人！正直、宽容，充满慈善之心，是上帝最忠诚的仆

人！是她创办了这所修道院，也是她给了众多无家可归的孩

子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。她给予他们一张床铺、一份热腾腾

的食物、一个工作的机会，甚至是一种生存的希望。所以，每

当他面对她的时候，总是不由自主地从心底里产生崇敬、感

激的心情，时刻把她的教诲放在心底，总想着今后一定要混

出个样子，不能对不起玛丽修女。可如今，这第一份工作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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